
 

“DH精读”为数字人文优秀著作内容精选连载栏目。本文出自《数字人文  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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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的学术探讨中长期存在一个核心问题：“作者是什么？”传统的认识是：作者是独立撰写

内容的个体，但是这种撰写需要与同行群体存在一定的交流互动，并且符合已达成共识的某些传统。

作者（诗人、哲学家、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等）通过书面文字创造出无数个世界。亚里士多德的

区分方式是：我们读史以认识世界，了解过往之事；我们读诗以想象世界，激发孕育出新世界。数字

人文学者同时具有史学家和诗人的特质——我们既积极研究“过往的世界”，也思考尚未产生的新世



界。然而，数字人文学者利用新的工具、技术和设计策略，采用将诗人和史学家的传统创作实践方式

彻底改变的新认识方式，来思考过去和未来。对于数字人文学者，著述根植于设计流程以及实验性、

社会性、社群性的创作。我们不再认为著述是一种独立自主性工作或是一个人单独思想的结晶（这种

单一著述观点已被批判理论学家们反对多年）。取而代之，我们将著述理解为一个不断拓展的、几无

边界的实践者社群的集体创造力的表达与利用。问题不再是“作者是什么”，而是在多元性创意设

计、公开创作实践以及版本持续更新的现状下，作者的职能是什么。

 

在学术上，我们正在从基于个体著述“杰作”的时代转入基于合作创作“好项目”的时代。因为我

们正处于信息的物质性和媒体通讯技术的转型期，以往一些单纯被看作是支持系统、传播媒介和读取

设备的东西现在已经与任何意义创造活动在本质上密不可分。“杰作”不仅是重要见解的简单“包

装”，而且是记述和字母化的科技—社会装置的一部分。学者们可以将书页视为一种进行顺序空间记

录的单位来研究其历史，可以研究纸张、墨迹、雕版印刷板和印刷出版商的物质性的历史，也可以研

究人们对物体的认识理解如何受到人的肢体引导和介入的影响。维持了数个世纪稳定的印刷文化，削

弱了人文学者“看出”他们的各种实践中自然嵌入的物质性的能力——书籍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

“透明的”的媒介。数字人文学者则不同：他们高度重视人们对事物含义的解读与物质性、媒体介质

及肢体性认知之间，拥有不可分割的深刻联系。这是我们强调著述就是设计，设计也是著述的原因。

 

在数字人文中，知识平台不能再简单随意地留给编辑、技术人员、出版商和图书馆管理人员；否则，

倒显得将信息通过物理性和数字性组织进行论证，再通过多元媒体组合进行传播的工作似乎不是人文

学者的负责领域。在纸质印刷出版模式中，学者典型的工作方式是将其手稿的内容全权移交给出版

商，由后者进行编辑、设计、排版、印制及传播。然而，现在这些工作已经转移到数字人文的最前

线；这正是因为涉及交互界面、互动性、数据库设计、标记、导航、开放利用权限、传播和归档的各

种选择现在都已成为数字世界中论证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这类选择在《矢量》（Vectors，一本多

媒体、多元模式的人文期刊）中就非常明显：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探讨形式与内容之间复杂交互

性的项目，都强调“跨媒体平台的新兴民间学术的实验性和融入性”。学者与设计师、技术专家和

《矢量》编辑团队密切合作，开发设计适宜的交互界面、数据库方案、浏览导航特点和内容形式，整

合呈现出论证。在坚持同行评审权威性的同时，出版平台不仅突出合作性著述的结果本身，而且强调

通过论坛的留言讨论和添加批注功能突显出公众的反馈。

 

面对这类学术交流形式对读者参与、探索、探讨、互动并贡献知识和观点的高度需求，数字人文的挑

战之一是对这种学术的合法性和有关资质的确定设计出评价测量的方法。在《矢量》期刊上发表的项

目可能有多个“作者”，每人都对论证有所贡献：界面设计者创作 Flash动画的前端页面、数据库设计

者创作MySQL/PHP后台、程序员编写代码以处理解析用户对数据库的访问查询、理论研究者为数据库

提供数据并设计访问浏览论证过程的互动式基础构建、地理信息系统（GIS）专家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和

其他处理、建模者创造可导航探索的立体实体环境模型、服务器管理人员维护操作软件的正常运转以

确保项目的持续运行等。与理科论文有多个共同作者相类似，在数字人文出版物上发表的项目列出一



大批作者也已属常见现象，而这一状况在涉及到平台开发时更是呈指数增长。以“我”为核心的单一

著述模式已经转变为以“我们”为中心的合作性著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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